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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莱达小说《母亲》中的象征主义手法分析

赵宜人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省绍兴市 312000

摘　要：本文通过对意大利著名作家格拉齐亚·黛莱达于 1920 年出版的小说《母亲》进行文本细读，说明她在其中借由象征主义手

法流露出她对人性的剖析和对命运的思索，展现新旧时代更迭之际，处于“边缘地带”的撒丁岛的独特风景和社会面貌。作品中自然

象征与人文象征之间彼此照应又相互连结，不仅诗意再现了其中人物原初的生存状态和丰沛情感，更深刻诠释了小说的主题，表达出

黛莱达对小人物对抗悲剧命运之苦痛挣扎的无限同情与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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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象征主义文学溯源

十九世纪下半叶，象征主义作为法国的颓废派大潮中独具特

色的一支，逐渐从主流思想中分离出来，1886 年法国诗人让·莫

雷亚斯（Jean Morías，1856-1910）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的《象

征主义宣言》一文，更是正式提出了“象征主义”这一专有概念。

此后几十年，这种思潮蔓延至欧洲多国，其中，尤以对德国和意

大利的文化熏染最为显著。它借由瓦雷里、里尔克、叶芝、盖尔

哈特等诗歌和戏剧大师的作品不断向前，终于形成了现代主义文

学的一个核心分支——象征主义文学。然而好景不长，1891 年，

最早为象征主义“正名”的莫雷亚斯率先表示脱离象征派，而伴

随着许多象征主义代表人物的离世，许多象征派诗人也纷纷改弦

易辙。但是，其创作风格和意识却在异国他乡一直延续下来，并

逐渐演变成后象征主义及其他形式，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1.1 象征主义文学的基本内涵

纵览枝繁叶茂的现代文学艺术学派，象征主义必然是其中与

符号关联最密切的概念。借助符号，我们能够将一些外在的东西

映射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或是通过一些明显的现象来暗示隐藏的

存在。于是，象征主义便成为一种以符号为基础的创造性方法，

主张创作应从对外在现实的客观记录转为内心情感的主观表达。

象征主义风格的文学作品，大多带有一定的朦胧美和神秘色

彩。在表现手法上亦多采用象征或暗示、于其似明若暗，诗意盎

然的词句间巧妙留白，故而往往引起读者更盛的好奇心与探求欲。

在思想内涵上，它大胆而直率地将丑陋和荒诞的内容引入文学领

域，故而在实质上超越了传统文学。

1.1 象征主义文学的特点

以 1891 年为界，象征主义发展史一般被划分为前期象征主

义时期与后期象征主义时期。前后两个时期并非完全割裂，尤其

是后期象征主义诞生之后，我们仍能从许多相关作品中发现前象

征主义的特色或是它们彼此交融的痕迹，但单一作品而论，其风

格往往有所侧重，因而我们应当耐心赏析分辨。

从内容主题上讲，前期象征主义内涵意义单一、简单，暗示

和对应相对明晰，而后期象征主义则呈现出多重、多义、复杂的

特征，其内涵意义更富有暗示、联想及含蓄的意味；至于情感抒

发，前期象征主义通常尤为重视，借由对应和暗示等细节，总能

得见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而后期象征主义淡化情感，更为凸显

抽象概念，更多着眼于对艺术、生活和人生哲理的理性探索；再

如整体基调的确立，前期象征主义追求隐晦微茫、迷梦般的诗歌

意境、将直觉幻觉、暗示象征、音韵梦幻融为一体，而后期象征

主义则把创作引入宗教神秘之中，构筑象征主义的神话世界，使

宗教、玄学与意象等彼此纠缠，表现出空悠缥缈的特征。

2 《母亲》的内容简介及主题阐释

2.1 《母亲》的主要内容

于 1920 年正式出版的短篇小说《母亲》，是黛莱达晚期创

作中的一部备受读者喜爱的作品。书中，一个名为阿尔的撒丁岛

小村庄里，年轻的牧师保罗爱上了爱格尼斯，一位独居于大家族

庄园中的美貌女子。作为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保罗的母亲在发

现自己的儿子保罗可能正在违逆戒律与一个女人幽会后，心中无

比惊慌，她猜测儿子是被邪恶堪比魔鬼的老神父蛊惑，又一度跟

踪观察并苦心劝其迷途知返。尽管保罗知道，他对爱格尼丝的爱

是神甫誓言所禁止的，却无法抗拒。而保罗的母亲面对现实，既

不得不提醒他作为教区牧师的职责，又心疼儿子在两难境地中的

苦痛与挣扎。在小小的一方天地中，无论是母亲还是儿子都承受

着巨大的压力与谴责。而当爱格尼斯知晓自己被延宕又怯懦的保

罗舍弃，一腔爱意付诸东流之时，悲愤交加的她威胁将在周日的

教堂弥撒中揭露一切。至此，不断累积的负罪感和即将失去一切

的绝望终于成了压垮母亲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整个故事，也终结

在圣坛前母亲于惊惧中无声死去的身影之上。

2.2 《母亲》的主题阐释

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也没有多少的戏剧化冲突，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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娓娓道来的叙事中，我们见证了一位母亲悲苦和无奈的一生。诚

然年幼时的经历造就了她怯懦犹豫的性格，不由自主的婚姻和倏

忽而至的身孕也使她在庆幸获得身份认可的同时，应承了比寻常

母亲更坎坷的命运。在玛达莱娜渺小而孤寂的世界中，成为神甫

的儿子就是她人生的希望和全部价值，故而当残酷现实摆在眼前，

偏离了“正确”道路的儿子无法获得救赎，即将遭受无情宣判的

时刻，心底的绝望和惶然猝然登顶，终落得无声惊亡的悲惨收场。

反观儿子保罗，宗教清规和自然法则在他身上发生剧烈的冲突，

既表现出其内心世界人性与神性的冲突，也象征性地展现了人类

感性与理性、灵魂与肉体的永恒对抗。

纵览全本，我们会发现故事中两位主角之间的心理冲突和故

事进程之迅速令人咋舌。短短两日间，小说集中描绘了几乎全部

的情感交织与心理冲突，循着这些错综的回忆、想像、幻梦、心

灵对话以及内心独白，衍生出压抑环境中的所有无奈与挣扎，使

人不禁为其中浸透的希腊式悲剧色彩而唏嘘感慨。且在本篇小说

中，作家有关象征主义写作手法的运用尤为精彩，不仅侧面映射

了人物的内心活动，更融情于景，以物寄情，带给我们独特的心

灵感动。

3 《母亲》中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

3.1 自然景物中的象征主义 

在众多的自然景物中，象征主义手法运用最为明显的主体便

是“风”。这里的风有双重象征意义，一是少数情况下，温和的

柔风所象征的善良与净化的期待，二是绝大多数时候，暴烈的恶

风所象征的邪恶与毁灭的存在。

柔风出现的次数极少，如内心惶惶的保罗纵马从山顶疾驰而

下时，心中的短暂的平静时刻：

“……他绝望地渴望着能驰骋而去，逃离这山谷，迷失自我，

去到某个宽敞的地平线能在眼前展开的地方。风清新铺扑面，午

后温暖的阳光照在灌木丛和矮树林里，河水倒映着蓝色的天空，

水车轮溅起的浪花就像钻石一样……”

而恶风在文中随处可见，如开篇一段借以渲染压抑气氛的景

物描写：

“屋外，呼呼的风声吹进小长老院后面那片高地上的树林中，

吹得枝叶沙沙作响。风不大，不过一直这么不紧不慢的刮着，听

着就像一层层嘎嘎作响的、看不见的波段将整个房子都包围了起

来，这层层波段离屋子越来越近，那势头如同想把房子连根拔起，

然后拽出地面一样。” 

再如保罗离家的场景中：“……他打开了房间的门并再次驻

足。他可能也在侧耳聆听着，但除了屋外的呼啸的风声他什么也

没有听到。”和“屋外的风仿佛瞬间便吞没了他，将他带走了。”

以及母子二人首度来到村庄之时，代表着恶魔之阻碍的狂风以及

随之而来的灾害天气：

“……这股猛烈的风一路成为他们旅途上的困扰……枫叶被

吹得四散着，弯曲的树木在裂开前东倒西歪的，仿佛害怕似的凝

视着从四面八方涌起的阵阵乌云，与此同时，大块大块的冰雹把

娇嫩的绿芽砸的面目全非……突然狂风大作，惊得马匹停在了原

地……风声晃动着它们的缰绳，就好像土匪按住它们的头好让它

们停下以便打劫一样……”。随后风势由强渐弱，天气转好的过

程，更是等于印证了小镇居民心中保罗“救世主”的身份：“当

母子二人来到河对岸时，风势已渐渐弱了下来。”以及“……风

渐止，又恢复了一派晴空万里。”

此外，从母亲与忧心忡忡的看守人之间的对话，我们也能确

认“风”的类似象征意义：“他气坏了。说不定他昨晚没有睡好，

全是因为风。你昨晚有听到那风刮得多大吗？”

不难发现，“风”是格拉齐亚黛莱达非常偏爱并善于使用的

象征载体，总的来说，黛莱达作品中的“风”大多代表着具有摧

毁和破坏能力的事物和力量，抑或偶尔带来少许新生的希望与变

革的气息，但主流仍然是人物心中无力挣扎和绝望痛苦的写照。

3.2 人文景观中的象征主义 

本篇小说中，黛莱达在人文景观方面描摹上同样独具匠心，

且巧妙地运用了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其中尤以房间中的镜子、

建筑物门窗的书写最耐人寻味。显而易见地，这里的镜子不再是

普通的生活用品，而是人物心理的映照，带有难以抵抗的世俗诱

惑和无法遮掩的内心真实的双重意义，最典型的一处是母亲面对

窗边的小镜子几乎无法抑制心中怒火的描述：“……母亲转身来

到窗边挂着的小镜子前……在神父的家中镜子是禁物，身为神父

必须抛却形体。……但保罗却不同，他很迷恋镜子，就像是深井

中有一张脸冲他在微笑，引诱他毁灭一样。现在，镜子里映出的

是母亲那张写着鄙视的脸孔和充满威胁的双眼，母亲心中怒火狂

生，她从挂钉上拽下镜子……”

还有当保罗从爱格尼斯家回来，在即将被揭发的惶恐中难以

入眠，故而几乎是强迫症一般地在屋中游荡之时的扪心自问——

“当他走到镜子前面时，望着镜子中的自己，他注视着自己灰色

的脸庞、紫色的嘴唇和深陷的双眼。‘看看你自己，保罗。’他

边对自己说着边后退了几步，好让灯光更好地照在镜子上。镜子

里的人也向后退了几步，就好像要避开他一样，当他望着镜中人

的双眼，注意到那扩大的瞳孔时，他生出一个奇怪的影像来，那

就是镜子里的保罗才是真的，那个保罗从不说谎，他苍白的脸泄

露了他对次日的极度害怕。”

此外，关于“门”与“窗”这等平凡事物，黛莱达同样寄予

了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

保罗一次私自造访爱格尼亚居所的场景中，“……并没有像

寻常的访客那样从正门进入，他直接从果园墙边的侧门进了屋，

门匆匆开合，就像一只黑色的嘴巴将保罗整个吞下。”而母亲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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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而来试图推门时，“这扇小门却纹丝不动，甚至还带有一股反

挫力”。即便后来“她沿着果园外走了一路……边走边触摸着石

头，像是在找哪里藏着机关可以有个洞让她潜入。但所有的一切

都固若金汤——大门、厅门、窗户都像城堡的开口一般”

又如爱格尼斯在确定保罗已然在教父圣袍和自己之间选择了

前者，她许以终身的男人竟意图做一个粉饰太平的懦夫时，冷漠

地拒绝为他开门，而保罗悲哀又焦虑地“等了几分钟，没有人出

现。……最后他推开门走进了果园，穿过小径他沿墙奔跑者，从

他熟悉的那扇小门离开了。”

匆匆开合的“门”如黑色的嘴，又像望不到底的深渊，象征

着保罗身为神父却无法抗拒心中“凡俗的欲望”而被其蛊惑着失

去冷静和理智。而带有“反挫力”的门，如城堡般固若金汤的宅

院一方面映射母亲自身个性的软弱怯懦，另一方面意味着在母亲

心中，儿子与自己的隔阂已然到了无法撼动的地步。接着爱奥妮

斯留下保罗一人面对紧锁的大门，更是一种无声的抗拒，结合前

文中保罗每次前来与之幽会，都借由果园的小门偷偷往来，更是

暗示出抛弃爱侣的保罗从没获得真正的“认可”，也注定无法获

得原谅，再无资格踏足爱格尼斯的世界。

总结：

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血脉连结大概是世上最无法割舍与断绝的

关系，而格拉齐亚·黛莱达正是以此为基石，构建了一个浸润着

眼泪、苦痛和激情的故事。或许当玛达莱娜因发现自己怀孕而欣

喜的时候，无法预知这个给予她人生崭新意义的生命，会在未来

的某一天带给自己多么大的惊惶与痛苦，她可以不在乎自己的辛

劳和卑微，却无法承受儿子失去尊严和荣耀。

或许有人说，母亲是咎由自取，因其将自己的愿望强加给保

罗，在儿子年幼时便断绝了他得享尘世幸福地权利，那她必然要

承担儿子“堕落”所带来的恶果。然而回望母亲的前半生，我们

会发现她也只是命运百般磋磨下，挣扎着想要得到渺小幸福的可

怜人，生活的无奈迫使她将人生的全部希望和价值系于保罗一身，

竭尽所有帮他铺平宗教神职的道路。若非如此，她又怎会当真在

儿子被揭发的威胁下信念崩毁，惊痛而亡呢？

然而，黛莱达的文字却很少直接点明人物的悲伤与绝望，以

至几乎是克制自己借由母亲或儿子的口道出他们无奈与彷徨。她

更希望为各种环境中貌似平凡的事物赋予生动隽永的象征意味，

于真实与幻梦间映射出人物的内心，成为飘忽不定之情感的载体

和证明，使读者与她一同在冷静地旁观中想象，并感悟人性的繁

复与宿命的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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